
!"!

!""#!#"$%# $%& '(&)* +,-./0 12-345

"#

$%%&'()*+,

吴秀兰老人家住秦淮区

贡院街18号。这个家，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家，从24岁那
年失去一条腿后，她就一直过
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丈夫十几
年前“走”了之后，她开始跟
着小女儿生活。一年前，小女
儿和丈夫离了婚。没有地方

去，她就跟着小女儿周美华暂
时借住在前女婿的家里。

老人已没左腿，右腿也是
松松地搭在轮椅上，不能受
力。腿上伤口触目惊心，但老
太太精神很好，看起来并没
有被贫穷和疾病所打倒。“她

的左腿连着半个屁股都没有
了，右腿根部也是钢筋镶着
没有用了。阴雨天疼得直叫
唤，但还整天乐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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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儿周美华说，老太太

从年轻时就从不喜欢和别人
争什么。这也让她在 70年
前，失去了左腿。

老太太至今还记 得 ，
“1937年，我家住在现在的
中华门附近西干长巷城堡下
的河边。”当年8月16日那

天，天空上突然盘旋了很多
的飞机。听到警报声，居民急
忙都往防空洞赶。“爸妈都是
个无私的人。我爸帮忙把邻

居家的老人和小孩往防空洞
抱，喊我妈先等会儿。等妈妈

准备往防空洞赶时，炸弹落
了下来。”周美华说。
“我当时很害怕，就把三

个孩子搂在怀里，一动不
动。”吴秀兰说，一个炸弹落
下来，两个炸弹落下来……
等恢复平静后，她发现搂在

怀里 8岁的大儿子正睁着眼
看着自己，等缓过神来，她觉
得手里轻轻的，再低头一看，
儿子的下半身都已炸飞了。
等她试图扶起边上的两个孩
子时，她发现自己的左腿也
已没有了，右腿也不能动弹。

后来三个孩子都因为伤
势过重死了。整条街没有进
防空洞的人基本上都被炸死
了，但命大的吴秀兰却活了
下来。之后 70年，吴秀兰便
开始了在椅子上的生活。

说起母亲，周美华觉得很

愧疚。“妈妈死里逃生后生下
了我们，受了一辈子苦。”所
以，对于这次申请医保，几个
子女都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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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女儿

周美华照顾老太太的生活。

周美华说，90年代时，她们也
曾给老太太办过一张三级残

疾的残疾证件。“当初觉得母
亲一把年纪了，到底把她规
定为几级残疾也无所谓，所
以一直没有去审核。”

前些年，老太太身体还算
好。“家里穷，我和前夫吃了
低保后，她就没有低保。她也

不要，觉得靠当初我爸留下的
200元 /月的补助金能勉强
生活。”谁知这些年，母亲的
身体突然坏了起来。“上次发
高烧，去医院看掉3千多。”

老太太现在有 4个子
女，子女中，下岗的下岗，生

病的生病，日子都过得紧巴
巴。老太太身体不好，几个子
女的经济吃紧了。

前些天，邻居告诉周美
华，像老太太这样的重度残
疾人可以进居民医保了。“持
有二级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重度残疾人不

需缴纳医保参保费用，就可
以参加居民医保。”听说医保

有了新政策，小女儿周美华
想替母亲争取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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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又来了。老太太现

在的残疾证是三级残疾证
明，还达不到二级的优惠政
策。“我去咨询了一下区残
联。残联让我们带着老太太
再去医院做一下鉴定，只要
达到条件就给办。”

7月 11日，子女们把老

太太送到医院做了鉴定。“当
时医生就吓了一跳，说老太
太当年伤成这种样子，还能
活这么久太不容易了。”再去
残联一问，被告知这次医保
的申请期限是 7月 1日至 8
月31日。

“没有残疾证，这个医保
就办不起来。但是残疾证要
一批批审核，可能 8月底才
能拿到。”这样一来，就很可
能错过这一次报名机会，下
半年的优惠就享受不到了。”
周美华很着急地说，因为家

里太穷，所以母亲腿疼胳膊
疼，吃的药都是挑最便宜的。
“办个证，给她好一点的照
顾，也算是我们儿女尽孝。听
说下一次报名可能要到年
底，可母亲一把年纪了，还不
知道能熬多少个半年。”

记者随后就此事和秦淮
区残联取得了联系，区残联工
作人员表示，愿为老太太特事
特办，他们正在加紧办理吴秀
兰老人的申请，“我们会让她
尽快享受居民医保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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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何敏和闫强（均

系化名）恋爱，认识后8个月
就结了婚。因为时间仓促，闫
强婚后就住进了何敏家，与
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婚后生活并不如人意，
两人常为小事磕磕绊绊，性
格差距也开始显现出来。何

敏说，当初谈恋爱时对闫强
感觉还好，但婚后才发现他
的性格有些封闭和偏激。“比
如说，他的父母从苏北农村
老家到南京来呆几天。如果
住我家里，可能有些挤，我跟
父母商量后，决定在附近旅

馆开个房间给他父母住，这
样还舒服一些。谁知事后，他
一直认为不让他父母住我
家，是因为我们嫌他们脏，每
次吵架都要翻出来说，我怎
么解释都没用。”何敏说，他
们全家人根本没有瞧不起闫

强父母的意思，谁知好心却
遭到误解，自己也感觉寒心。

细小的矛盾累积起来，
终于让婚姻有了危机。闫强
在外租房住了一年后，何敏

提出了离婚诉讼。今年5月，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除了历

数丈夫的种种不是，何敏还认
为，丈夫的心理不健康也是她
要离婚的原因之一，而不健康
的表现就是———虐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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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两年何敏怀孕

了，出于健康的考虑她打算
把养了好几年的宠物狗“小
路”送人。她说，当时联系了
不少亲朋好友，都没找到好
的下家，于是她就找个笼子
把狗拴起来隔离，可这时“小
路”却突然受伤了。

“有一天，闫强一个人在
家。等我回到家后，发现‘小
路’趴在地上呜呜直哼，耳朵
被撕破了，头顶、背上也有血
迹，尾巴上没一点毛，家里的
地上也有血迹。”何敏在法庭
上气愤地说，这摆明了就是

闫强干的。“事后‘小路’看
到他就好像看到瘟神一样。”

对于虐狗一事，闫强却坚
决否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不
满。“她父母养的狗，经常随

地大小便，一点也不卫生。何

敏怀孕后，小狗还是在屋子里
大摇大摆的，这能行吗？”

但何敏认为，对“小路”
下毒手的就是闫强。“我知道
他一直不喜欢狗，但居然会
做出虐狗的事来。动物也是
生命，人心情不好居然会去
虐待动物，可见他心理不健
康。” 闫强对此嗤之以鼻：

“你太能联想了，你要真喜欢
狗就跟狗结婚吧！”两个人对
是否“虐狗”又是一番争执。

六合法院沿江法庭审理
后认为，综观双方的陈述，两
人之间并无原则性矛盾，感
情尚有和好可能。近日，法院

判决双方不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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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观点并没有涉及

“虐狗”，那么如果夫妻的一
方确实有“虐狗”的行为，那

么“虐狗”能成为另一方要
求离婚的理由吗？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鲁民说，从民法角
度来看，狗属于家庭财产的
范畴，对虐狗的评价，应当基
于道德层面，而虐待家庭成

员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其
次，感情是婚姻的基础，确认
夫妻离婚，需要确认感情已
破裂。如果夫妻关系因虐狗
问题而不可调和，可以认为
是感情出现危机，但若要起
诉离婚，还需要综合参考其

他因素，才能作为感情破裂
的因素。如果仅仅以虐狗作
为离婚的理由来说事，还显
得依据不足。tuv w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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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湖翠洲岛上，一名70多岁
的老人爬上银杏树摘果子，手
脚十分敏捷，这幅场景让路过
的游客十分惊讶，其中一名游
客还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昨天上午9点多钟，50多
岁的伏师傅在玄武湖公园翠

洲岛上观看荷花，这时，一名
七旬老者从伏师傅身边走过，
引起了他的注意。老者穿着蓝
色汗衫，脚蹬黑色布鞋，头发
虽已花白，但却留着短短的板
寸头，显得特别精神。

伏师傅忽然瞥见，那名老

者竟抱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
攀爬起来，这棵银杏树足足有
十几米高，碗口那么粗。只见
老者身轻如燕，三下五除二地
就爬到了树顶。“这么大年纪
了，爬树还这么厉害！”伏师傅
看呆了，他赶紧拿起手中的相

机，拍下了这一幕。
老者敏捷的身手得到了

围观者的称赞。然而接下来的
一幕让大家再也乐不起来了。
老者取出根短竹竿，非常熟练
地敲打着银杏树，树上的白果
纷纷落地。“这个枝摘完了，

他又爬到另外一个枝头上，灵
巧地像猴子。”

没几分钟，地上到处是青

色的白果。看着数量差不多够
了，老者麻利地下树，接着拿

起准备好的白色塑料袋，开始
往里面装，白果整整装了一
袋，足有七八斤重。

对于老者上树摘白果一
事，法律界人士认为，园林属
于公共财产，个人不得私自破
坏，偷摘行为损害了社会公众

利益。园林专家则认为，公园
内果实的农药残留量很高，而
且白果本身就有一定的毒性，
食用不当会造成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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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几天了，孩子仍下落不明

……”昨天上午，浦口区珠江
镇的涂女士一脸焦急，7月
15日，侄女留下一纸信笺，随
后不辞而别。

7月 15日，浦口区珠江
镇的小琴（化名）一早就起了
床，上午 8点多，她拎着两只

背包，一声不吭匆匆走出家
门，母亲以为她是上同学家玩
去了，也没有过问。中午吃饭
时，小琴没有回家，下午 3点
多，小琴的母亲突然接到女儿
电话，“妈妈，我床头压着一
封信，你看看吧！”小琴的母

亲赶紧跑到女儿房间翻找，
“我出门打工去了，和一个大
我四岁的姐姐一道走的，你们

不要为我担心……” 小琴的
母亲当即就慌得大哭起来。

亲戚朋友们闻讯后，相继
赶来，由于小琴打来的电话是
常州火车站附近一公用电话，
小琴的父亲和三四个叔伯兄
弟立马前往常州寻找。留在浦
口的家人查询小琴话费单后
发现，一个常州手机号码与小

琴联系异常频繁。
小琴的家人随后按照这

个号码拨打过去，手机显示关
机。其家人说，“我们全家在
常州没有任何朋友亲戚！可能
偷跑出去会网友了。”

今天，是小琴 14周岁生

日。姑姑涂女士说，“孩子，快
回来吧，爸爸妈妈正等你过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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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四川来南京的小男孩小
顺（化名），趁其父母不备，翻
越小区院墙，独自一人玩耍去
了。可他这一离开就是三天无
影无踪，其父母心急如焚，四
处寻找未果。

9岁的小顺是四川人，父

母在河西地区搞装潢生意，租
住在河北大街。

7月15日下午，小顺的母
亲带着他到奥体嘉业阳光城
玩耍。下午 4点 50分左右，

小顺母亲发现儿子不见了。
小顺的母亲赶紧叫来丈

夫黄先生一起找儿子。黄先生

赶紧通过门卫查看小区监控
录像，发现小顺是翻越小区院
墙，才走出小区的。黄先生连
忙报警。

黄先生介绍，小顺身高
1.22米左右，四川口音。失踪
当天上身穿胸前带蓝色条纹
的白色短袖衬衫，下身穿米黄
色七分裤，脚穿红色拖鞋。希
望有好心人看到小顺后，与快

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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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拾荒者在大桥南路一条

河里，用磁铁从河里吸出好多
金属装置，后被群众发现报
警。经民警鉴定，这些金属装
置为猎枪霰弹。

昨天下午1点多，记者赶
到现场，从河里吸上来的霰弹
已被民警带走。目击者朱先生

说，中午12点多，他路过河
边，看到一拾荒者用吸铁石从
河里吸上来好多金属装置，每
个都有10厘米长。
“金属装置与机枪弹壳

一样。”朱先生说，拾荒者还

把其中一个弹壳掰开了，里面
滚出了许多黑药和小钢珠。朱

先生这才明白，这些金属装置
是保存完整的弹药，于是报
警。当民警赶来后，拾荒者吓
得丢下弹药，拔腿就跑。随后，
民警将这些弹药带回派出所。

昨天下午，记者在四所村
派出所看到，从河里吸上来的

弹药共有12枚。民警告诉记
者，这些弹药为猎枪专用的霰
弹，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民警
表示，准备将这批霰弹移交下
关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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